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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谈艺作家谈艺

在大文旅时代，最火的文艺活动大概要数应运而生的
实景剧了。实景剧是一种沉浸式演艺方式，通过结合自然
景观、历史遗址或人工建筑装置，充分运用现代声光电技
术和文化元素，为观众提供身临其境的互动体验。

山西作为文旅大省，实景剧发展日渐繁荣。《又见平
遥》开创了国内首部大型室内情境体验剧。太原的《如梦
晋阳》、忻州的《遇见秀容》、晋城的《再回相府》《千年铁
魂》、阳泉的《再回藏山》、大同的《因为大同》《如梦大同》
等，也都依托当地丰富的旅游资源和历史文化底蕴，通过
实景演出的方式，展现了山西独特的历史和文化魅力，使
实景剧逐渐成为各地的亮丽名片。

舞台艺术的创新剧种

实景剧本来是依托自然山水、古城墙、历史街区等真
实场景作为舞台背景，使观众尽可能直接融入剧情发生的
真实环境。但事实上，受限于历史场景难以客观复制或真
实再现，实景剧更多已演变成结合当地历史文化故事和传
统戏剧、舞蹈、曲艺、朗诵以及书画等艺术形式而创造的一
种全新多元当代舞台艺术。

现代科技的强力加持成了众多实景剧最炫目的“杀手
锏”。水幕投影、无人机矩阵、机械臂表演，VR、AR、全息
投影等高科技手段的运用，使实景剧既有动画般的“活”，
也有魔幻般的“奇”，从而给观众以强烈的视觉冲击。

《如梦晋阳》以水火元素为视觉核心，故事以晋祠难老
泉和古晋阳城为线索，演绎了一场晋阳古城演变的动人故
事，引领观众经历一次“奇妙的梦幻之旅”。剧中通过皮
影、晋祠等传统晋文化元素和巨型喷泉矩阵灯光、投影、激
光等现代舞台科技，形成奇妙而震撼的视听效果，试图将
古晋阳城的厚重历史文化精彩再现，从而也展现出昂扬热
烈的晋人风骨。

《如 梦 大 同》则 运 用 全 息 投 影 技 术 ，让 石 窟 造 像“ 活
化”；通过三维映射技术，将古城街市复现于舞台之上，让
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古代大同的繁华；动态舞台的运用使
演出场景更加灵活多变，增强了节奏感和视觉冲击力。

《千 年 铁 魂》设 有 表 演 看 台 、大 型 3D 声 光 电 演 绎 场
等。打铁花艺人将刚刚出炉的红炽铁水奋力抛向天空，无
数绚丽的铁花瞬间在空中绽放，让观众既感到惊艳又感到
震撼，从而开创了中国极具影响力的硬派实景演出。

城市文化的积极展示

随着文旅融合的深入推进，实景剧不仅在数量上不断
增加，在形式和内容上也日益丰富。

《又见平遥》以平遥古城为背景，通过情景体验方式，
让游客穿越时空，感受平遥古城的历史变迁和晋商文化的
魅力。剧中涵盖了镖局文化、家族文化以及山西传统的民
俗文化、面食文化等多方面内容，让观众在欣赏演出的同
时，也能深入了解山西的历史文化。

《再回藏山》以赵氏孤儿传说为根基，以“忠义文化”为
内核，巧妙地把丹山碧水、忠义传承及山西民俗融入到山林
实景演出中，体现了对“忠义精神”跨越千年的坚守与传扬。

《如梦大同》则以“天下大同”为核心，巧妙串联起北魏
平城、辽金西京、明清重镇等历史脉络，将云冈石窟、悬空
寺、古城墙等标志性元素融入剧情之中。特别是对云冈石
窟开凿场景的演绎，让观众仿佛穿越时空，亲眼目睹了古
代工匠们一斧一凿雕刻佛像的艰辛与执着，深刻感受到大

同作为北方民族融合中心的辉煌历史和独特文化魅力。
《遇见秀容》的剧情紧紧围绕四位古代秀容书院同窗

好友的青春奋斗史展开。通过讲述红色救国、工业兴国、
忻商振国三个故事，展示忻州儿女不畏艰辛、勇于拼搏的
精神力量。

沉浸体验的互动发挥

实景剧与传统舞台剧的最大区别在于沉浸式甚至融
入式体验。观众因此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旁观者，而成为
能够亲身参与演出的一个角色。这就大大增强了实景剧
的亲和力和观众认同感。

在《又见平遥》中，观众既可以穿梭于不同的演出场
景，也可与演员直接互动，还能亲身感受甚至推动剧情的
发展。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方式，让观众既新奇又兴奋，也
增加了更多美好的游览体验。

太原清徐关帝城开城仪式和《因为大同》都采用了行
进式观演的方式，让观众成为讲述关公“忠义仁勇礼智”文
化和“平城故事”的参与者。《因为大同》演出从古城南城墙
的永泰门广场开始，随着钟鼓齐鸣，厚重的城门缓缓打开，
拓跋鲜卑的铁骑、北魏宫女、木兰等角色依次登场，恭迎宾
客入城。观众在行进过程中，欣赏到城墙攻防、游牧狩猎、
田园桑织、丝路商队等精彩场景，仿佛回到北魏时期的平
城，融入其中，真切感受古都大同的厚重历史。

实景艺术发展任重道远

实景剧通过各地不同的历史情节展示和文化特征显
现，吸引了大量游客，带动旅游消费增长，促进文旅产业深
度融合，为文旅发展注入生机和活力。

但随着实景剧的不断涌现，越来越暴露出很多问题。

一是内容肤浅“同质化”。大多内容浮泛，粘贴拼凑现象严
重；有的故事性差，失去了细节描写与刻画，艺术深度不
够。二是表演流于“场面”化。喧宾夺主，多注重声光电这
类科技炫技手段和宏大的舞美“牌面”；而表演粗糙俗陋，
丢失了传统舞台“唱念做打”的艺术精华。三是主旨定位

“短视”化。剧本文化内涵挖掘不足，甚至刻意迎合市场需
求。如此等等。说到底，不少实景剧的主要目的是追求短
期商业利益或市场轰动，由此过于注重舞台效果和商业营
销，而忽视了对城市历史文化内涵的理解、挖掘、展现、诠
释，从而导致观众在欣赏演出后，难以产生心灵的共鸣和
对文化的思考。也有一些实景剧加入了一些与主题无关
的商业元素，破坏了剧目的整体艺术感和文化氛围。还有
的城市仅仅是盲目跟风，因此粗制滥造，游客体验效果差，
评价并不高。

笔者认为，要设计出一系列有代表性的文旅城市名
片：要出新，出彩，耀眼醒神，入情入心。首先要“轻”中见

“薄”，像隽永简短的小品文一样，一个剧目只应突出一个
主题；剧情要简单，方便观众记忆理解，一见会心。其次要

“小”中见“大”，要在大气势、大叙事、大概念的泛化表述
中，具体而微地通过更多人或故事的细节进行精心刻画和
艺术烘托，而不是一味地“摆阵势”“喊口号”。最后要言简
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应像好的文人画一样，通过写意
般隽永、含蓄、优雅的艺术方式，把城市文化特点和历史价
值巧妙地加以提炼、融合。

我们的实景剧应在内涵挖掘上突出独一无二的城市
品性和人文特色，揭示多元而厚重的城市底蕴和精神魅
力，赢得更广泛的游客和当地群众的喜爱。

（作者为山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大同市文艺
评论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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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 凡 ”往 往 被 等 同 于“ 平
庸”，人们往往追逐着各种形式的

“不凡”——巨大的财富、强大的
权势、童话般的爱情，仿佛只有这
些才能证明生命的价值。而路遥
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恰恰反
其道而行之，它通过孙少安、孙少
平这两个核心人物的人生轨迹，
从一种全新但更为日常的角度诠
释生命。它不崇拜轰轰烈烈的奇
迹，而是从日常生活的坚韧与尊
严中，提炼出一种更为本质、更为
持久的精神价值。

路遥笔下的劳动是神圣的。
在双水村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劳
动不是浪漫主义的田园牧歌，而
是与生存直接相关的严酷现实。
孙少安 18岁就当上生产队长，带
领村民在黄土高原上“刨挖”生
活；孙少平走出农村后，从基层的
揽工汉到煤矿工人，始终依靠体
力劳动维持生计。路遥不回避劳
动带来的身体痛苦，但他更着力
表现的是劳动如何塑造人的精神
品格。在桥头等待雇佣的孙少
平，坚持用读书保持思想的独立；
成为煤矿工人后，他在黑暗的井
下找到了职业的神圣感。这种对
劳动的体会证明——人在劳动中
确证自己的存在，通过改变外部
世界而实现自我定义和找到自我
价值。

《平凡的世界》同时呈现了劳动如何成为连接个体与社
会的纽带。孙少安在砖厂的成功不仅改善了家庭经济状况，
更让他在乡村社会中获得了尊严与认同；孙少平在煤矿的辛
勤工作，使他融入了那个粗粝而真实的工人群体。路遥敏锐
地捕捉到，当劳动脱离了其本质意义，人就会陷入精神上的
无根状态（当劳动只是为个人着想或者脱离社会，自身也会
陷入迷茫与无法前进或者盲目前行的地步）。

爱情的平凡性与超越性构成了路遥这篇小说中的第二
个板块。在《平凡的世界》中，没有琼瑶式的惊天动地，也没
有张爱玲式的精妙算计，有的只是普通人在现实约束下对
情感本真的坚守。孙少安与田润叶的爱情败给了现实差
距，但他与贺秀莲的婚姻却在日常磨合中生长出深厚情感；
孙少平与田晓霞的“现代童话”因死亡戛然而止，而他与惠
英嫂的关系则可能发展为相濡以沫的平凡相守。路遥似乎
在告诉我们：爱情的神圣性不在于它的戏剧性，而恰恰在于
它能够穿越生活琐碎仍保持温度的能力。这种爱情观对沉
迷于偶像剧式爱情的想象，构成了一种温和而深刻的批
判。在社交媒体塑造的爱情神话中，人们期待的是持续的
高甜度、不间断的心动体验，而忽视了爱情作为一种生命实
践所需要的耐心与勇气。

知识在《平凡的世界》中呈现为第三个板块。对孙少平
而言，读书不是通往成功的工具，而是在艰难环境中保持精
神高度的阶梯。在工地窝棚里就着煤油灯阅读、在煤矿宿
舍与同事讨论文学，这些场景构成了小说动人的画面。路
遥通过孙少平的阅读史，展现了一名农村青年如何通过书
籍突破地理与出身的限制，实现精神世界的拓展。这种对
知识的理解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却思想贫乏的时代尤其珍
贵——当知识被简化为应试技巧和职场筹码，当阅读沦为
功利性的知识摄取，孙少平那种将读书视为生命需求的姿
态，几乎成了一种精神上的奢侈。值得注意的是，路遥并不
将知识浪漫化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孙少平尽管通
过阅读获得了思想上的觉醒，但他并未因此摆脱体力劳动
者的身份；田晓霞作为知识女性的代表，最终也没能超越死
亡的宿命。这种处理避免了启蒙主义的简单乐观，反而使
知识的价值更加真实可信——它不能免除人生的苦难，但
可以改变人面对苦难的态度。

苦难叙事是《平凡的世界》中最触动人心的部分，也是
路遥生存美学的核心所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几乎都经历
了各种形式的苦难：极度的贫困、爱情的挫折、事业的失败、
突如其来的死亡。但路遥笔下的苦难不是目的本身，而是
精神成长的必经之路。孙少平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苦难
难道是白忍受的吗？它应该使我们伟大！”这句话道出了小
说对待苦难的基本态度——不美化、不回避，而是将其转化
为精神的养分。《平凡的世界》提醒我们：苦难是生命不可剥
离的部分，而应对苦难的方式决定了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

如何在局限中活出尊严？如何面对无法改变的命运？
如何在平凡生活中保持精神的高度？路遥通过双水村村民
和孙家兄弟的故事，给出了他自己的回答——真正的伟大
不在于成就的大小，而在于面对生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
与坚守；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外在的光鲜，而在于内在的丰富
与深刻。人们习惯于用外在标准衡量生命的价值，《平凡的
世界》却告诉我们，一位煤矿工人可能比许多所谓的成功者
活得更像“人”，一位普通农民的家庭可能比豪门更有温
情。这种价值观不是出于浪漫主义的怀旧，而是基于对生
命本质的深刻理解——真正的英雄主义不是惊天动地，而
是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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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泉青年作家梁芳创作的短篇童话《夕阳之岛》，在
《娘子关》上发表后，引发许多青少年和家长的关注与好
评。不少人托熟人向编辑部索要这期杂志，以供自家孩
儿开心阅读，导致库存所剩无几。这一现象虽然没有泛
起更大的社会涟漪，但却引起我，作为《娘子关》主编的重
视。我把这期刊物找来，放在案桌上，重新一读，才发觉
作家梁芳确实有才情，是一位讲儿童故事的高手。

《夕阳之岛》篇幅不长，只不过 7000 余字，故事环环
紧扣，虚实交替，充满险情，制造好奇，让小读者们紧随悬
疑去探寻谜底。故事以老黄猫“又冷又饿”为开头，写老
黄猫钻进一家要转租的裁缝店，正“偷”吃桌子上的剩菜，
突然门开了。主人老裁缝走进来，本应呵斥加驱赶，赶走

不速之客老黄猫，当小读者们为老黄猫
捏一把汗时，故事出现了翻转。老裁

缝不仅没有责备老黄猫，而且还道
歉、给肉肠、倒酒喝。故事进入高
潮 时 ，出 现 了 有 些“ 揪 心 ”的 险
境。那就是，老黄猫只顾说话，
爪 子 一 松 ，被 单 顺 水 流 漂 走
了。老黄猫跳进木盆拼命地追
赶被单，木盆顺着水流，离河岸
越来越远。男孩卷起裤管，蹚进
河水救猫。由于水流湍急，男孩
站 立 不 稳 ，被 老 黄 猫 拉 进 了 木

盆。木盆像一只小船，载着男孩和
老黄猫漂漂荡荡，漂到了夕阳之岛，走

上浪漫而美妙的旅程。“险境”描写对后
面营造“夕阳之岛”的奇幻和浪漫，起到
了坚实的铺垫和反差的衬托，使整篇童话
荡气回肠，回味无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样一篇短篇童
话故事，以一明一暗两条线索推进。明线
不躲，暗线不显，直到结尾，暗线才浮出水
面，揭开整篇童话的谜底。具体讲，在第
一部分，作者悄悄埋下一个伏笔，那就是
老裁缝因为年老，手抖，做不了活儿，裁缝
店开不下去了，所以贴广告准备转租。这

条线隐藏得很深，但却是故事的主线，
是它在文字的背后支撑着故事的延
续 ，为 呼 应 结 尾 作 了 非 常 必 要 的 铺
垫。最终“裁缝店的玻璃上，转租的广
告撤下来”，呈现皆大欢喜的结局。

人物的个性化塑造成功与否，决
定着文学作品的成败。《夕阳之岛》在

人物个性化塑造上是成功的。整篇童话，使用了拟人的
艺术手法，让老黄猫、夕阳娃娃都以人的形象出现在故事
里，扮演着人的角色，表达着人的情感，演绎着人的故
事。通过心理、语言、行为等要素，把老黄猫塑造成一个
诚实、勤劳、善良、勇敢和乐于助人的形象，有血有肉。还
有着墨不多、寥寥数笔就跃然纸上的夕阳娃娃，天真烂
漫、活泼可爱，为故事增强了感染力。尤其是对老裁缝的
刻画和塑造，更是入木三分。从他道歉，到宽待，到后悔，
到沉睡，到挽留，都用语不多，但字字千钧，把一个悲观、
善良、孝顺、勤劳、勇敢和乐于助人的老裁缝，呈现在读者
面前。

汪曾祺说过：“语言是思想，语言是文化，语言更是一
个生命体。”一篇文学作品，就是作者塑造的一个生命
体。既然是一个生命体，那它必须鲜活、灵动、富有独特
的思想、气质和色彩。文字语言，乍看是写作技巧，实质
是作者的文化修养。修养不够，文字的成色就不足。这
篇童话，语言明亮，如同一条清澈的河流，在净洁的青石
板上，缓缓流淌，让稚嫩的心灵得到慈爱的抚慰；这篇童
话，语言精准，如同中医针灸，精准扎穴，血通气透，妙手
回春；这篇童话，语言生动，很有画面感，让人身临其境，
感同身受。梁芳从文学语言、地域方言、乡民口语中汲取
养分，在有限的表现空间里，巧妙熔铸为独具一格的叙述
语言，充分体现出一名作家优良的天赋和厚积的储备。

爱因斯坦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梁芳用“酒
多入梦”的艺术手法，描绘出一个“也真也幻”的童话世
界。这个世界在“真实”中是梦幻，在“梦幻”中是真实，因
为“梦幻”与“回忆”完全重叠。具体讲，就是一只饥饿孤
独的老黄猫与一位愁容满面的老裁缝意外相逢，在米酒
的“魔力”下，被“送”回童年。童年时光里，一段相互帮助
相互救助的行动，促成了一次共同冒险的美妙远行。对
于这段“童年时光”的穿越，作者并没有进行清晰的交代，
而是让读者在梦幻与现实之间徘徊，享受着一种“说不
清”的美好。这就是这篇童话作品的价值所在。对于少
年儿童来说，真实与虚幻之间并不一定要存在一条清晰
可见的界限，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从这个世界跳到那个
世界，仿佛玩跳格子一样自然。有时候，幻想的世界才是
孩子真实的世界，它能给孩子们无限的想象，想象才是孩
子们飞翔的翅膀。

童话是一盏明亮的灯。好的童话作品，不仅仅是虚
构的幻想世界，也是现实世界的投射。好的童话作品，是
用孩子倾心的故事、听得懂的语言，来滋润他们的心田，
使他们坚信，拥有善良、勤劳、互助、诚实、勇敢等美好品
质，无论遭遇多大的挫折，一定能够战胜困难，一定能够
最终获得幸福。

童话是一盏明亮的灯
——评短篇童话《夕阳之岛》

王开英

《平凡的世界》连环画 李志武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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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① 《如梦晋阳》剧照
② 《再回藏山》剧照
③ 《如梦大同》剧照

说 到 底 ，作 品 是 激
情的产物。

在 创 作 初 期 ，大 部
分作者都有强烈的创作
冲 动 ，新 近 发 生 了 一 件
什 么 事 、看 到 了 什 么 新
闻 ，都 可 以 怦 然 引 燃 心
中 那 条 创 造 导 线 。 但
是 ，处 在 创 作 初 期 的 作
者往往由于各种积累不
足，比如生活经验不足、
创 作 技 巧 不 够 、细 节 把
握 不 了 ，写 出 来 的 东 西
难 免 单 薄 、扁 平 、概 念
化，看似棱角分明，其实
面 目 模 糊 。 这 个 时 候 ，
困 惑 他 的 一 个 念 头 是 ，
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成熟
起来呢？

随着创作经验的丰
富、年龄的增长，创作激
情的减退成为不争的事
实。这个时候的作家不
缺 理 念 、技 巧 、阅 历 ，见
得多、识得广，充满人生
智慧，唯独缺少激情，能
打动他的事和人越来越
少了。这也算一种职业
倦怠吧。可激情这东西

是 支 撑 作 家 从 第 一 个 字 写 到 最 后 一 个 字 的 动
力，没有激情的加持，再优秀的作家也无法完成
一篇作品，长篇作品更是如此。他会开始怀念
自己充满激情却有些稚嫩的时期。

有 没 有 一 种 办 法 ，把 激 情 和 智 慧 作 均 匀 的
播 散 与 中 和 ，使 得 一 位 作 家 持 续 写 出 好 作 品 ？
不能，没有。正如没有长生药一样，中和也是一
种奢求。

有几种可以纠正的方法：年轻的作者，如果
能遇到富有经验的创作导师或文学前辈，那么
他将获得很快的成长；如果遇不到，那么他只能
通过持续而长久地练习来自我纠正。年长的作
家，需要有勇气打破名誉、声望的桎梏，衣着朴
素地回归基层，重新汲取生活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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